
□历史回眸

过年了，省市各级领导又来到全国
劳模、枣庄煤矿退休工人王喜民老人家
中走访慰问，为他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在
100 多平米的温暖的新房里，王喜民老
师傅高兴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还一
直想着我们这些煤矿工人！”

今年 83 岁的全国劳模王喜民永远
忘不了57年前在祖国的首都北京，毛主
席和周总理对他的谆谆教导，更忘不了
他与周总理共进晚餐的情景。

王喜民，生于 1933 年，1949 年 6 月
到枣庄孔庄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刚
参加工作的王喜民在煤矿这个苦、脏、累
的岗位却干得格外的满足，年轻的他总
是风风火火，干活冲在前、吃苦抢在先，
并很快地掌握了采掘机运通各个环节的
生产运作技术，很快在同期参加工作的
青年中脱颖而出。他从一个普通煤矿工
人逐渐成长为生产班长、井长，最后被任
命为生产副矿长。特别是任生产班长
时，他奉献公休，打连班，拼命大干，班班
超额完成任务。当时计划班产180吨，他

带领的班组最高产量高达 600 多吨，连
年被矿上评为先进班组。1959年他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国庆节前夕，26岁的煤矿工
人王喜民作为枣庄市唯一的煤矿工人代
表，被当时的济宁地委选拔到北京参加
全国工业交通基建财贸社会主义建设先
进集体、先进生产者表彰大会。9月13日
晚，在北京西郊宾馆入住的劳模有60多
名接到会议工作人员告知，第二天毛主
席将接见参加会议人员部分代表。被点
到名字的代表激动地一宿都没有睡觉，
王喜民更是心潮澎湃，一次次把自己的

八角帽褶子捏平整，一次次地整理自己
的蓝布中山服。这一夜真漫长啊，好不容
易 9 月 14 日早晨 8 点，毛主席、周总理、
刘少奇、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
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岗

位的先进人物代表。毛主席亲切地向他
们挥手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国家的栋梁。在你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
代产业工人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开拓创
新的精神风貌，你们是当代产业工人的
优秀代表。”

第二天中午，周总理在山东宴会厅
接见了全国煤矿、冶金、交通运输、财贸
系统的劳动模范，并同他们共进午餐。
王喜民说：“当各条战线上的劳模们分别
给总理敬酒时，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
气，端着酒杯走到总理跟前，对总理说我
代表枣庄的煤矿工人给您敬个酒。当时

我激动地语无伦次，浑身出汗。”
他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时刻记

在心上，回来后更加努力地工作。1961
年9月，为减少工人劳动强度，提高工作
效率，济宁专署挑选两人到四川永兴煤
矿进行为期一周的煤矿革新技术学习，
他克服文化水平低、技术底子薄的种种
困难，不分白天黑夜，珍惜这难得的学习
机会，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回来后，他
把所学的知识灵活的应用到工作中，积
极钻研。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针对
枣庄地区煤矿的特点，他创造了把用锤
打眼改为半机械化的拉木式打眼。这种
方法当年应用到工作中，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同时他还凭着持之以恒的钉子
精神和孜孜不倦的创新实践, 经过多次
艰苦的钻研，把以人拉筐的人工运输，改
为铺设木轨，实现了木车木轨的“运输轨
道化”。他还把井口推磨车的提升，改造
成了用绞车拉，实现了“提升绞车化”，这
两化与井下运煤木车拐弯“转盘化”并称

“三化”，在当时的煤矿系统得到了普遍
的推广，大大减轻了井下煤矿工人的劳
动强度。

王喜民说：“ 我从小没有上过一天
学，13岁就在时任农协会会长的父亲的

影响下加入了村里的共产儿童团。手拿
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当时共产党组
织经常派地下人员在村西头的山坳里与
父亲接头。父亲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同时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他从
来不愿带我去，有时实在拗不过我也只
是远远地让我站在一边，从不让我靠近。
解放后村里办起了扫盲班，我每天晚上
拿着煤油灯学习两个小时。村中读过私
塾的人教学，这样我才认识了几个字。”
说起近年来枣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人有着切身的感受。老人回忆，他
家六代是枣庄矿工。解放前井下的采煤
设备和工作条件都十分简陋，与现在的
数字化矿井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生活
条件就更加艰苦，他姊妹七人，两个妹妹
先后饿死，其他的都要过饭。五个孩子和
父母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
破屋里，吃的是地瓜干窝头，就这样还不
够吃。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老人说从前枣庄哪有什么，“一条马路一
盏灯、一个警察半个兵、一个花园三角
形、一个喇叭全城听、一把花生吃满城。”
是老枣庄的真实写照。现在从自己家里
到整个枣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的一片片棚户区现在都盖起了楼
房，老人告诉笔者：“这次市里棚户区改

造，我家摊到了四套房，这不，因为新房
子有暖气，我们年前装修完就搬过来
了！”老人五个孩子，大二、二儿都在矿
上，三儿当兵，当年奔赴越南战场，参加
了自卫反击战，任侦察班长，跟随连长到
阵地前沿侦察，不料一枚炮弹袭来，连长
被炸得血肉模糊，当场牺牲。其三儿子身
上左半部分中弹，一只眼炸瞎，腿炸断，
后被国家评定为一等伤残军人。为了减
轻国家负担，不吃国家救济，三儿子在枣
庄矿八区大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自食其
力。老人说，他现在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和
省市新闻，天好时还坐着市内公交或
BRT 到外面转转。他经常告诫儿孙们：

“要好好工作、好好为人民服务。对得起
党，对得起国家！”

他亲身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诲
□华光

人的一生犹如一条记忆的长绳，许多的地方都会
打有不同的绳结，每个绳结都留下了我们许多美好的
回忆，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越来越模糊，只留
下许多似是而非的片段，在回忆里浮来浮去。当一天
到晚围座在电视机旁，观看着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
不禁会想起过去在农村过年时看戏的热闹场面：村内
的打麦场上，一盏盏汽灯高高挂起，几个木头搭起的
戏台，舞台上刀枪剑戟锣鼓喧天，嬉笑怒骂插科打
诨。戏台下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冰天雪地北风呼啸仍
然洋溢着热闹的气氛。

鲁南地区自古就有听书看戏的传统。“烟袋窝子
羊肉汤，绿豆花子拉魂腔”，过去被称为农村“四大
香”。在秋收入冬农闲时间，村里就专门挑选一些戏
曲爱好者，组成文艺队，利用村内的办公室或学校，
组成庄户剧团，演一些传统剧目，如《打金枝》、《喝
面叶》、《穆桂英挂帅》、《张郎与丁香》、《姊妹易嫁》
等柳琴戏、豫剧等曲目。锣鼓家什一敲，便开始排演
起来。经过一个冬天的排练，就等春节过后开演。

农家人辛苦一年，就是年后没有开春之前这段时
间是个空闲，春节不愁吃喝，这里走亲那里访友，天
天喝得晕晕的。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歌厅等场
所，看戏成为年后最好的娱乐项目。

听戏是年后最惬意的一件事。吃过初一的饺子，
那就要转入听戏的环节，人们互相之间要打听，哪个
村年后要演戏，演什么节目。农村听戏一般都是分为
白天一场，晚上一场。从大年初一到十五在附近的各
个村庄轮流上演。吃过午饭不久，大人孩子们已经按
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心神不宁地跟着村人的脚步。舞
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感到新奇，演员
们俊美的脸庞、五彩的戏服、如云的浓发和满头乱颤
的发饰，尤其是如痴如醉的描眉画眼唇涂朱砂的女人
们，他们像仙女一样迷恋着观众的目光。华衣彩袖浓
妆淡抹，唱念做打一招一式，轻轻巧巧小碎步，威武
夸张武打生，横波流盼勾魂眼，含嗔娇态绕指柔，都
是视觉的盛宴。婉转柔肠千百回，哭也动听笑也入
心。才子佳人如花美眷，句句声声催人泪，嬉笑怒骂
惹人怜。一唱三叠，一咏三叹，丝丝袅袅，撩人心
魄，余音绕梁，久久不息。红尘里世态炎凉分分合合
繁华锦绣失意落寞，皆可以化作心头一缕香，在纷纷
扰扰里轻轻飘过。

唱戏不光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还为人们走亲
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农村人一年中都很忙，平时很
少走亲戚，但唱戏时都会到姑姑家、舅舅家转转，既
看了戏，又转了亲戚。唱戏前，本村上的人也会尽一
尽“东道主”之谊，把各位亲戚朋友叫一下，告诉唱
戏的时间，请他们来看戏。

戏唱起来，全场几百号人鸦雀无声，那眼神那表
情，跟随戏中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跌宕起伏，神情迥
然。演出的每折剧目，无论是诸葛亮、岳飞、韩信，
还是白蛇、花木兰、穆桂英，村民们都如痴如醉，却
不高声表露，只是低声啧啧称赞。孩子们听不懂戏，
对戏也毫无兴趣，全都挤到后台，探究其中奥妙。原
来戏台上那些英俊威风的武生，竟是颇为俊秀的女子
所扮，那唱腔高亢圆润，那扮相刚中有柔，是男人们
比不了的。

迎雪看戏确实极有景致，台下一溜儿竹椅木凳深
陷雪中，人们脚下的一片雪地被压得结结实实。雪
白，衣红，头巾鲜艳。戏台上打斗娴熟，热闹无比。
那山那树那原野，洁白无垠，寂静空阔，把催戏的锣
鼓渲染得跌宕起伏，经久不息，山乡新年也陡然增添
了几分灵气。

唱戏也是一些小商小贩的最爱，他们知道戏场里
蕴含着不小的商机，便早早地打听到唱戏的时间，做
好准备来“赶戏”。卖日常用品的、卖衣服的、卖布
的，各种摊点沿街一字型摆开，各种叫卖声和着喇叭
里的拉魂腔声，形成了一首韵味独特的协奏曲。看
戏、跟集的人享受着这种人挤人的热闹场面，儿童们
混在其中，钻来钻去，看这看那，感受着“看戏”的
乐趣。那俊男靓女一帮一伙更是村村到、场场不落，
在嬉笑打闹中结识新朋友，成就了一对对好姻缘。

年戏，是乡里人一年中最值得回味的视觉和精神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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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者读到这篇散文的标题，一定
会大不以为然，祖父的照片？谁家会没有
几张或一册影集呢！然而对我家来说，他
老人家的照片仅有一张绝版，而这张绝
版又饱含着多少世事的沧桑和人生的蹉
跎啊！

在老家山东滕州，提到祖父高熙喆
老先生，老辈人和文化人都很了解和熟
悉，因为山东省志、枣庄市志、滕县县志
甚至清史中都有他老人家的条目。滕县
晚清年间50年才出一个翰林，这对于一
个崇尚文化的历史古城来说，无疑曾经
轰动一时。当然更重要的是，老人在官
品、人品、文品上堪称表率，尤其在抗日
战争民族危难之时，老人所表现出的民
族气节、誓死不与日寇汉奸为伍的精神
被乡人景仰。

少不更事时，春天常跟上哥哥去到
郊外麦田坟地放风筝，小解急了，便随
便躲进坟地的石碑背后小便，哥哥便喝
住我，说不敢在碑后小便，因为正面碑
文是咱祖父写的。他面对碑文向我读
道：“赐进士出身清授朝议大夫翰林院
编修国史馆协修光绪甲午科山西正考官
殿试同考官掌贵州湖广道监察御史工科
给事中宣化府知府滕县高熙喆。”哥哥
指着“高熙喆”三个字告诉我，这就是
咱爷爷的名字。当时对祖父所有的头衔
我都弄不明白，惟独祖父的名字我牢牢
地记在心了。

后来上小学了，老师给来人介绍我
说，这孩子便是高翰林的孙子。听的人便
很亲热地过来拍拍我的头，问问目前家
庭状况。我隐约觉得，祖父是个受人尊敬
的人，给他当孙子是个光荣的事。

到了高小时，偶尔打开了母亲常常
锁着的箱子，翻到一迭旧年照片，虽然有
些发黄了，但很引人注目。其中一张集体
照，三排人都穿着长袍马褂，前排中间一
人留山羊胡，面目清癯，瘦且高大。哥哥
指着这名老者说，这就是咱爷爷。周围的
人他只认识三五个。还有一张是母亲出
嫁的照片，穿着旗袍，十分典雅，想不到
母亲年轻时竟那样美丽。还有一张在上
海的几个姐姐的合影，哥哥指着一个年
轻女子低声说，这是咱大姐，随着姐夫张
孟才（张锦湖之子）去了台北。我听了既
感到神秘，又感到好奇。

随着冬去春来的岁月，我一天天长
大，转眼到了“少年已知愁滋味”的年
龄，在那个“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的年代，16岁的我既失了学，又找不到

“业”，只好亡命西域了。整整一个
“家”丢在了滕县，临行带点什么出逃

呢？早熟的我拣了一木箱书和上辈们的
一迭照片，我隐隐地感觉，这些对我来
说是最为珍贵的。

初到新疆兵团试工时，我天天累得
贼死，每天500块土坯任务，为了能留下
当个工人，我必须拼死去干。那些照片便
压在箱子底层又用大信封糊起来。终于
平安地保存到了 1966 年。那场“史无前
例”地震般地滚动而来，经过了“四清运
动”的我，已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些照片成了“四旧”，放在宿舍的箱子
里，肯定不安全。然而血浓于水，那是我
祖父、母亲及姐姐们的照片啊，我决定把

“他”转移到二姐家，她是1952年参军的
女兵，又住在师机关，也许保险些。

然而这一举动造成了终生遗憾。“革
命”转移到斗争“走资派”，风头稍弱时，
我向姐姐索要那些老照片，姐姐告诉我，
在她拿到照片的当天晚上，便别无选择
地投到了火炉里。她的回答差点让我晕
了过去！然而在当时，这也许是惟一的方
式。

那场“革命”究竟破坏了多少中华
瑰宝和历史文物，实在是难以胜数，我家
珍贵照片的销毁，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之
家的小小悲剧！

1984 年 我 回 滕 县 ， 已 是 春 风 化
雨、艳阳高照的和谐时代了。接待我的
旧友王中，不期把我带到了县史志办公
室，适逢小学同学程春生在那里工作，
20多年未见，他竟认出了我，除了回忆
了阵少年往事外，又把我介绍给了他的
主任吴殿俊先生，吴主任一听是高翰林
后人，便特别客气，并抱出太史公（祖
父因在清朝国史馆编史，人们又称其为
高太史）编篡的《续滕县志》和《滕县
乡土志》让我看，吴主任还讲起当年翰

林爷为躲避日寇愤而从东门离城的情
景。当时，吴主任提出要一张太史公的
照片，作为资料保存。然而我这不肖子
孙竟连这件小事都办不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别40年的台
湾大哥回大陆探亲，我讲起祖父照片的
事，想不到大哥说大姐炯云处有，我听了
惊喜得差点跳了起来，经过时代变幻，风
雨飘零，有一个后人竟保留住了老人的
照片。这该是何等的令人欣喜啊！

后来探亲时，大哥果然从台北带回
了祖父的照片，然而先去滕县看望叔伯
哥高旭初时，留在了旭初兄那里，我们怕
旭初兄在邮寄中丢失，便通知他妥善保
存，等兄弟们回滕县时亲手请回。

今天，这张原照便供奉在太史公小
孙子高炯浩的客厅里，加印的便寄给太
史公嫡亲孙辈，每家一张。照片大约留影
于 19 世纪末，太史公在京城任朝议大
夫、翰林院编修时期，年龄大概50左右。
炯云姐得此照片大约是1933年，她自嫁
到上海范园（张锦湖公馆），便很少回滕
县了。

当然最为遗憾的还是祖父那张集体
照的丢失。那是张30年代滕县名流聚会
时的留影。如果让 90 岁的老人指认，里
边肯定会有滕县抗日英雄孔昭同先生

（南门里老宅邻居）、李子丹先生、杨士元
师长，书法家黄以元、教育家陈慕堂、实
业家徐蓝舟（我表老爷）和王纪龙先生

（俗称“大王祠”，王翰林五世孙。以上多
人为民国年间“滕县八大家”成员）。试
想，那该是滕州史学界多么珍贵的一份
史料啊！

祖父的老照片辗转了60多年、一万
多里终于回到了孙辈手中，其中的酸甜
苦辣惟我等方知啊！

祖父的照片
□高炯浩

□

记

忆

□老城旧事

高熙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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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王喜民老人每天坚持读书看报

王喜民所获奖章

1959年全国工交财贸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召开期间，王喜民（前数
第二排中）与其他劳模代表合影

1959 年 9 月，王喜民在北京
天安门前留影


